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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湾高山族“出草”习俗及其成因探析＊
□董建辉，何茂旭
［摘　要］　中国台湾高山族谓之“出草”的猎首行为是曾广布于台湾本岛高山族各族群中的一
种文化习俗，其主要特征表现为仪式与禁忌并行、过程隆重而谨慎和动机明确而多样等。表面来
看，“证明能力”似乎是“出草”的最普遍原因，但深入的考察揭示出，宗教祭祀的目的才是其原生原
因，这与中国大陆南方地区自新石器中期以来的猎首习俗完全一致，也从一个侧面证明了台湾高山
族及其所属的南岛语族与中国大陆南方地区的历史渊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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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研究缘起
“出草”是台湾高山族对猎取首级这一行为的别称，是曾经广泛流行于台湾高山族社会的一种习俗。① 受
１６世纪以来不同殖民统治的影响，特别是１９世纪末到２０世纪中在日本殖民当局的法律约束及意识形态教
育等多种因素的共同作用下，２０世纪４０年代后台湾高山族已无“出草”事件发生。［１］（Ｐ４０１～４０２）至今还健在的耆
老尚熟知此习俗并能口述其过程的已寥寥无几，大部分内容仅能从文献记载概知其貌，或从现存的相关仪式
中管窥一二。② 在早期文献中被定义为“原始”“未开化”及“残暴”的台湾高山族“出草”习俗经历了备受其自
身推崇，到视其为一种“污名”，再到现今学者们再诠释的过程。人类学、历史学及考古学等相关学科的学者
对其过程、仪式、意义等方面进行了多角度的论述。
针对台湾高山族“出草”的研究集中出现于２０世纪初的日据时期，日本学者通过田野调查对猎首过程进
行了系统梳理，成果体现在“台湾总督府临时台湾旧惯调查会”编写的《蕃族调查报告书》（１９１３～１９２１年）与
《番族惯习调查报告书》（１９１５～１９２０年）两套丛书中。他们调查的对象涵盖除兰屿岛的雅美人之外台湾本岛
的十余个高山族族群③，“出草”被列入高山族“社会体制”“惯习及裁判”和“对外关系”等部分论述。彼时专门
针对某一族群“出草”的研究则可见铃木质对泰雅人的研究，他从“出草”动机、荣誉和规矩（队伍编成、方法、
凯旋或战败）等不同角度分述了泰雅人的“出草”习俗。［２］（Ｐ１１７～１２８）另一位学者小泉铁则重点探讨了猎首在泰雅
人内部事务管理中的判决意义。泰雅人被禁“出草”后，“出草判决”改为“狩猎判决”，即以捕获猎物取代猎取
人头。［３］（Ｐ１３９～１４１）同时期的冈田谦、古野清人等学者亦有相关论述，他们通过分析不同的民族志材料，认为“出
草”是一种献祭，［４］或可能与农耕祭仪相关。［５］森丑之助则认为“出草”与社会地位和阶级关联，猎得头颅数目
的多寡可以影响男子在族内身份的高低及对族内事务的发言权，最强大的猎头者常被众人推选为头
目。［６］（Ｐ３２４）
台湾光复后，对高山族“出草”的研究仍在延续。１９５３年凌纯声对花莲县荳兰、里漏、薄薄三个南势阿美
人部落的“出草”习俗开展调查，并将其与云南佤族的猎首进行比对，认为二者属同源文化。［７］（Ｐ５６５）同行的李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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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台湾原住民族群关系研究”（项目编号：１４ＺＤＢ１１３）。
因“出草”与猎首同义，所以本文中将视实际需要交替使用这两个概念。
卑南人大猎祭（ｍａｎｇａｙａｗ）、邹人战祭（ｍａｙａｓｖｉ）及噶玛兰族丰年祭（ｑａｔａｂａｎ）等在仪式过程中均呈现出诸多与“出草”
习俗类似的细节。
台湾高山族族群传统上分为９个分支：泰雅、赛夏、布农、邹（曹）、阿美、卑南、排湾、鲁凯、雅美（达悟），现今已分为１６
个分支。
园则从部落战争与结盟的视角对阿美人的“出草”进行研究。［８］（Ｐ１６９～１７５）山道明（Ｄｏｍｉｎｉｋ　Ｓｃｈｒ　ｄｅｒ）和安东
（Ａｎｔｏｎ　Ｑｕａｃｋ）于１９６４～１９７１年间对卑南人展开调查，两人都具有民族学博士学位和天主教神职人员身份，
加上在台东传教３０多年的费道宏神父的协助，其研究成果不仅重现了卑南人的整个猎首过程，还完整记录
了每一过程中使用的祭仪“经文”，可谓研究卑南人“出草”文化弥足珍贵的材料。［９］台湾大学历史学研究所张
旭宜则关注“出草”习俗与日本殖民政府的理蕃政策之间的关系，认为泰雅族人在顺应理蕃政策的过程中，其
“出草”习俗的传统意义以另一种方式得以存续，即猎首被禁后，泰雅青年男子以踊跃报名参军打仗的方式，
来彰显昔日猎首所代表的勇猛。［１０］淡江大学和台湾科技大学的几位研究者也选择以泰雅人的“出草”为研究
对象，他们从心理学的角度探析猎首习俗所隐含的心灵疗愈因子及其与高山族精神生活、族群观念与社会制
度之间的关系。［１１］“中央研究院”民族学研究所刘璧榛则透过噶玛兰人现行的丰年祭仪式展演，来回溯该族
“出草”习俗的延伸及演变。［１２］近年来相关的研究还有：台东大学南岛文化研究所邵硕芳考察邹人祭仪“ｍａｙ－
ａｓｖｉ”与猎首之间的关系；［１３］暨南大学历史学系萧晏翔以赛德克人为例，讨论清末“开山抚番”至日本殖民统
治初期，政府力量的介入对族际交易、猎首行为及社会秩序的影响；［１４］厦门大学戴珍荣对理蕃政策将“出草”
视为引发“番害”的主要因素提出质疑，认为殖民当局对高山族文化的不了解和不尊重才是真正的诱因。［１５］
从以上梳理不难发现，既有研究大多是以台湾高山族某一族群的“出草”为考察对象，较少从宏观上归纳
总结其共同特性，仅凌纯声在论述阿美人、邹人和云南佤族的猎首后对台湾高山族的“出草”习俗做了简要概
括。本文拟主要通过文献资料的分析，总结台湾高山族“出草”习俗的主要文化特征，进而详细考察台湾高山
族“出草”习俗的成因，同时与其他南岛语族地区的猎首文化进行关联探讨。
二、台湾高山族“出草”习俗
台湾高山族是指明郑以来华南汉人大规模迁台之前居住在台湾岛上的土著族群，分别是新石器时代以
来不同阶段自东亚大陆和东南亚群岛迁徙到台湾岛上的一个内涵复杂、文化多样、种族语言差异明显的土著
民族群体。［１６］截至目前，台湾当局认可的高山族族群共有１６个分支：泰雅人、赛夏人、布农人、邹人、鲁凯人、
排湾人、卑南人、阿美人、雅美人、邵人、噶玛兰人、太鲁阁人、撒奇莱雅人、赛德克人、拉阿鲁哇人和卡那卡那
富人。其中后７个分支是２００１年至２０１４年通过族群“正名运动”陆续增加的。在１６个高山族族群中，除距
台湾本岛４９海里的兰屿岛雅美人外，其他分支历史上均有过“出草”习俗。
“出草”原指打猎，或特指猎鹿。黄叔璥《台海使槎录》记载：“捕鹿名曰出草，或镖、或箭，带犬追
寻。”［１７］（Ｐ９５）朱仕玠《小琉球漫志》第八卷“射鹿”一节描写：“番以射猎为生，名曰出草。”［１８］（Ｐ８８）台版《国语辞典》
对“出草”一词的解释为：“旧日台湾‘原住民’埋伏于草丛中，捕杀入侵者或猎取他族的人头，再将人头去皮
肉，置于髑髅架上，称为‘出草’。此一行为象征自卫、勇敢，并具有宗教意义。”
关于台湾高山族猎首习俗的文献记载最早为三国时期沈莹所著之《临海水土志》：夷州民人“得人头，斫
去脑，驳其面肉，留置骨，取犬毛染之，以作鬓眉发编，具齿以作口，自临战斗时用之，如假面状。此是夷王所
服。战得头，着首。还，于中庭建一大材，高十馀丈，以所得头差次挂之。历年不下，彰示其功”。① 书中不仅
描述了高山族先民对头颅的处置方式，还表明猎首有彰显个人勇猛的作用。之后的《隋书·琉球传》也载：
“俗事山海之神，祭以酒肴，斗战杀人，便将所杀人祭其神。……王之所居，壁下多聚髑髅以为佳。”②可见猎首
与祭祀亦有关。《明史》载，高山族先民“既收获，即标竹竿于道，谓之插青，此时逢外人便杀矣”。③ 在清代的
文献记载中，“出草”一词已逐渐成为台湾高山族猎首习俗的别称，如“生番向例俟秋冬间，即须出草杀人”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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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将之与头目的推选联系起来，云“生番……杀人割截首级，烹剥去皮肉，饰骷髅以金，夸耀其众，众遂推为雄
长”。① 亦有描述“出草”与婚嫁间关系者，称“能割取首级者，众人称为英雄……番俗方肯以女妻之”。② 又胡
传在《台东州采访修志册》中亦言：“如说合（婚姻）时，女实不愿而不许，则男出草杀人，以人头为聘；若女之兄
弟亦能出草杀人，以人头报之则已。倘无以报，则必许之矣。”③
台湾高山族各分支的“出草”过程基本一致，一般分为三个阶段：准备、袭击和凯旋（或落败）。“出草”前
的准备包括招募人员和占卜，有组织有领导的团队合作会增加猎得人头的概率，也可保护自己免受伤害，个
人“出草”的情况极为罕见。出发前一晚须留意梦境，吉梦才可出发，不吉则往后推迟，此为梦占。另有以鸟
占来判断是否可以出发，即留意鸟的叫声。出发时除带上武器和干粮外，还会携带装人头的布网袋及一身盛
装，在猎得人头凯旋时用。出发后，指挥者须十分留意途中的事象，若遇见蛇、鼠等不吉之兆，则立即返回。
整个袭击过程计划周密，有人负责潜伏于道路两侧或草丛树木中协助夹击，有人负责在远处射击，也有人负
责在高处放哨，此外还须准备好回撤的最佳路线。袭击的过程短至一两天，长或数十日，近则猎取同族地界
内的人头，远则跋涉至他族范围，或从山中出发袭击远在平地的人。“出草”对象可能是族内仇人，也可能是
族外敌人，甚或素无恩怨的平民，视“出草”动机而定。若猎得人头而己方无伤亡则为胜利，若己方有伤亡，即
便猎得了人头也不算成功，须尽快就地处置好尸体后，偷偷潜回。成功猎得人头后会即刻快速而隐蔽地沿此
前选好的路线向部落方向撤回，快到部落时，换上盛装，鸣枪示意和庆贺。“出草”者会割取敌首头发的一部
分，装饰于刀鞘或枪杆上。部落男女老少皆出门欢迎凯旋，一般先在部落头目家门前空地绕着头颅载歌载
舞。之后，“出草”者会带着头颅，轮流拜访部落头目和长老，然后去有病患的人家，用头颅帮助祛除病魔，所
到之处皆盛情款待。“出草”者一家须杀猪，并以小米、酒、槟榔等物祭祀头颅。祭祀完毕后准备人头架，将头
颅放入架上，待其腐坏再晾干后，集中供奉于公廨，或放置于头目家或专门的祭屋内，也有少数族群祭祀过后
直接掩埋头颅或弃置于特定地方。
台湾高山族的“出草”习俗有如下文化特征：
１．仪式与禁忌并行。在台湾高山族的“出草”过程中，伴随着不同阶段的仪式活动及相关禁忌。准备阶
段的仪式包括占卜、为战士祈福，以及通过仪式去除战士身上的“恶灵”，意即扫除战士前进中的障碍，如内心
的不安、气愤等情绪。有的会在战士出征几日未归时，在家中举行仪式，祈求祖灵保佑他们平安归来。凯旋
时的仪式是盛大的猎首祭，但若己方有伤亡，则会单独为伤者举行驱魔仪式，为死者举行招魂仪式。同时，男
子“出草”时，其家人须遵守一系列禁忌，目的是帮助他顺利猎得头颅，而且不受伤害。例如在布农人，自战士
出发之日起，家人便禁止触摸锄头和织布机。④ 泰雅人则须燃起新火，保持不灭，且忌讳接触生麻，不可赠予
或借予他人物品，不随意让他人进屋及交谈等。⑤ 如若“出草”不顺利，族人会认定是由于某人触犯了某项禁
忌，且直至找出这个人并严惩才作罢。即便顺利猎得头颅，猎首者及家人也还要遵守某些禁忌，例如南势阿
美人在举行猎首祭时，猎首者一家八日内不吃米饭，仅食用糯米或糕以及粟酒，副食只吃姜及盐，且八日内不
得洗澡，亦不得洗手洗脸。［８］（Ｐ１７４～１７５）
２．过程隆重而谨慎。“出草”通常是一项集体性的活动，但参与者并不仅限于出征的团队成员，也包括部
落的头目、巫师、司祭长以及家人等，尽管他们并不直接参加猎首。头目是活动的见证人和主持者；司祭长负
责仪式的操办；家人为出征的男子准备干粮，并遵守一系列禁忌；巫师负责召唤战士的亡魂。总之，部落成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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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湾总督府临时台湾旧惯调查会”，著，“中央研究院”民族学研究所，编译．番族调查报告书（第六册）［Ｍ］．台北：“中
央研究院”民族学研究所，２００８。
“台湾总督府临时台湾旧惯调查会”，著，“中央研究院”民族学研究所，编译．番族惯习调查报告书（第一卷）［Ｍ］．台北：
“中央研究院”民族学研究所，１９９６。
集体合作方能完成一整套程序。尤其是当猎得首级凯旋时，部落中无论男女老幼皆会参与猎首祭，接连数日
的集体饮酒、舞蹈、祭祀，堪称一次规模盛大的“集体欢腾”。但另一方面，“出草”又是一项非常具有危险性的
活动，需要冒着反被对方猎首的巨大风险，所以必须高度警惕，谨慎对待。“出草”前的鸟占、梦占，其间需遵
守的一系列禁忌等，都充分说明了高山族对于“出草”所持的谨慎态度。
３．动机明确而多样。“出草”并不等同于战争，也非随意的杀戮，而是有预谋、有准备、有明确目的的一种
文化行为。一些学者亦认为，“出草”的目的只在取得敌人首级，并非全为消减敌人的势力，可理解为一种象
征性与仪式性的行为，①或是一种近乎文化规范、遵守祖先戒律和勇武的传统。［２］（Ｐ１１７）每一次“出草”都有特定
的原因，从文献资料的统计来看，各族群的原因从４项到２１项不等，且没有两个原因完全相同的族群。动机
的多样性也显示了猎取首级对于台湾高山族的重要性及不可替代性。在台湾高山族的观念中，人的头颅具
有一种神秘的灵力，能够给部落带来作（猎）物丰收、禳灾祛病、人丁兴旺等功效，猎取对方首级并举行“猎首
祭”后，头颅就成为庇佑本部落神灵的一员。因此，台湾高山族不是简单地砍杀头颅，而是视之为达成其他更
深层目的的一种手段，其背后的动机具有多样性，这正是后文要考察的内容。
三、台湾高山族“出草”的原因
“出草”作为一项已消逝的习俗，其细节大部分要依赖文献记载，再辅以田野访谈资料的印证和补充。如
前所述，《蕃族调查报告书》与《番族惯习调查报告书》两套丛书对台湾高山族的“出草”过程做了较系统的梳
理。笔者也于２０１７年４月间赴台进行过田野访谈。该两套丛书是根据“台湾总督府临时台湾旧惯调查会”
对全台湾岛高山族族群的田野调查编写而成，负责该调查任务的核心人员为小岛由道、平井又八、河野喜六
及佐山融吉四位，约聘人员为森丑之助、伊能嘉矩等具备人类学、历史学等相关学科知识的专家，兼职人员大
多为警察或学校老师。两套丛书虽是“台湾总督府”殖民地文献的一部分，但具有浓厚的民族志性质。因当
时的调查具有较强的系统性和科学性，且涵盖族群广泛，加之当时的高山族社会尚未产生太过显著的社会变
迁，故这两套丛书提供的民族志资料成为研究高山族传统社会文化的绝佳素材。两套书针对同一时段的同
一主题，可互为印证，相互补充。此处将两套丛书中有关“出草”原因的内容提取出来，归纳成表格，以资对
比，再做讨论。
由表１可知，台湾高山族族群“出草”的原因主要可归纳为“证明能力”“宗教祭祀”“复仇”“解决纷争”及
“其他”等项：
１．证明能力。泰雅人、赛夏人、排湾人、邹人、布农人、赛德克、太鲁阁人均可见“彰显个人勇武”这一因
素，其中，泰雅人、赛德克人还会通过“文面”的方式来突显其能力，“出草”的成功与否及猎得头颅的多寡，是
决定能否文面及花纹选择的重要前提。赛德克人男子猎首成功后，将头颅吊挂在谷仓周围，以此作为证明其
个人能力的宣示。卑南人“ｖａｌｉｓｅｎ级青年为了破格晋级”是指跳过常规的训练，通过“出草”直接晋升为ｖａｎ－
ｇｓａｒａｎｇ级，②标志着正式成为成年男子。此与泰雅人男子“为挤入成年人之列”原因相同，均是将“出草”作
为晋级的一种渠道。阿美人则是通过“出草”宣示“新编阶级组织的勇猛气概”。由此可见，对于所有族群而
言，“出草”都是证明个人或集体能力的一种方式。
因为“出草”成功可以证明自身的能力，所以“出草”也是高山族争取与获得社会地位极重要的途径与方
式。譬如，花莲港的阿美人将未参加“出草”者视为乳臭未干的孩童，新移入者要参与当地人的“出草”和馘首
祭后，才能取得当地人身份卑南人馘首数目多者可以和头目争夺势力甚至凌驾于其上，以此博得社会声誉；③
邹人的猎首中，每一个首级都可分成几个等级的战功，刺伤者、斩首者、携回头颅者，都各有表示其勇武的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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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瓦历斯·诺干，余光弘．台湾原住民史（泰雅族史篇）［Ｍ］．南投：国史馆台湾文献馆，２００２。
资料来源：２０１７年４月２６日于台东卑南人下宾朗部落访谈。
“台湾总督府临时台湾旧惯调查会”，著，“中央研究院”民族学研究所，编译．番族惯习调查报告书（第二卷）［Ｍ］．台北：
“中央研究院”民族学研究所，２０００。
同称号；①泰雅人与赛夏人在未“出草”之前不被承认为本族人而不施予本族象征的面部刺青（文面），而多次
获得首级者除允许刺青外，还可穿戴和装饰其他身体饰品，受到族人尊重；②排湾族猎首成功者则不仅受到族
人赞赏，亦可获得身体装饰，有的社群还以锅或镰刀奖赏“出草”者。③
表１　台湾高山族族群“出草”原因汇总表
“出草”原因
泰雅人
１．为争彼此地界；２．为获得娇妻；３．为避免向人赔罪；４．为避免恶疫流行；５．为洗脱盗窃嫌疑；６．为取得文面资格；７．遵
行祖先遗嘱，于闲暇时削减汉人人口；８．辨明是非曲直；９．为洗刷通奸之嫌；１０．因受人侮蔑；１１．为报近亲之仇；１２．因
两人争吵；１３．失恋致心情郁闷，出草解忧；１４．趁着欢乐之余的兴致；１５．炫耀身为青年的勇气；１６．为了得到男子武勇
之表彰；１７．为了祭祀祖灵；１８．为挤入成年人之列；１９．两男同时爱恋一女；２０．夫妻失和或妻子出走，希望妻子同意破
镜重圆；２１．头目亦无法调解之双方争执。
赛夏人 １．为仲裁；２．为报仇；３．为强制异族履行义务；４．为彰显勇武。
排湾人
１．欲夸耀其勇武；２．为了报仇；３．为解决争论或争妻，单独出草；４．夫妻失和，夫对妻示威；５．朋友失和，为了展现彼此
勇气；６．为功名；７．为掠夺财物；８．为威吓对手以贯彻自身主张；９．遭他人侮辱或有其他不快之事郁闷难堪；１０．遭逢
近亲之亡故，郁郁难居此丧；１１．五年祭祀用竹枪折断，或祭祀终了欲切断竹枪却无法一刀即断时。
邹人 １．为了向父母
、兄弟姊妹或朋友知己等之仇敌报血恨之仇；２．为了预防疾病；３．为了谷物丰收；４．为了赢得勇者之美
誉；５．炫耀番社的强大势力；６．锻炼强健体魄；７．吊慰祖灵；８．彰显个人的勇武；９．为了迫使对方履行某种义务。
布农人
１．为夸耀自己的勇猛；２．通奸嫌疑犯为证明自己的清白；３．妻子若与人通奸，丈夫出草必有所获，故砍人头归来的丈
夫更有理由斥责妻子；４．为了替父亲、兄弟或亲戚报仇；５．蒙冤者为证明自己的清白；６．有人被诅咒而死———以社为
单位出草；７．为了农作物丰收———以社为单位出草；８．遭人侮辱———以个人身份出草；９．为获得勇士的荣誉；１０．妻子
红杏出墙，为了泄愤；１１．为证明是非曲直；１２．蒙窃贼之嫌，为洗刷冤情；１３．为女人争风吃醋，通常女人唯恐有后患，
皆选择跟随馘首者。
阿美人 １．复仇；２．荒年；３．宣示新编阶级组织的勇猛气概；４．期许歌谣和舞蹈更加进步；５．尚武；６．自卫。
卑南人 １．复仇
；２．与人打架难判胜负；３．ｖａｌｉｓｅｎ级青年为了破格晋级；４．为了显示自己的武勇，以及博取社会名誉；５．判定是
非曲直；６．向父母请求某些东西而不得时，青年也有向父母示威而行出草的情形。
赛德克人
１．蒙窃贼之嫌，欲洗刷清白；２．实际偷窃，欲掩饰罪行；３．欲侵占他人土地；４．欲收回被侵占土地；５．争夺情人；６．欲文
面；７．曾被发现通奸但却否认，待不幸发生方全盘托出，并遭兴师问罪者；８．被嘲弄；９．祈求粟谷丰收（播粟前）；１０．婚
礼限于夏季举行，唯独猎获首级者随时可结婚；１１．猎获首级者不仅可让先前所犯之罪化为乌有，任何暴戾行为也不
受制裁，甚至被视为理所当然，不会遭人责怪；１２．猎获首级后，吊卦在各自谷仓周围，作为一种带有示威作用的装
饰。
太鲁阁人 １．判定争议事件之是非曲直
；２．胜利者可获得娇妻；３．阻止恶疫流行；４．为近亲复仇；５．表现男子气概；６．失恋男子借
此示勇，以羞辱无情女子；７．祈愿粟谷丰收。
２．宗教祭祀。“出草”在除赛夏人之外的高山族族群中都与宗教祭祀密切联系。布农人、阿美人和赛德
克人直接用头颅祭祀，目的是为了祈祷神灵能赐予丰收。其中，阿美人认为荒年须“出草”的理由是为取悦神
灵“Ｍａｌａｔａｗ”，以便带来丰收，且“出草”前每日持续不断地跳舞，此过程会使得舞者的舞技更加精湛。④ 泰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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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湾总督府临时台湾旧惯调查会”，著，“中央研究院”民族学研究所，编译．番族惯习调查报告书（第四卷）［Ｍ］．台北：
“中央研究院”民族学研究所，２００１。
“台湾总督府临时台湾旧惯调查会”，著，“中央研究院”民族学研究所，编译．番族惯习调查报告书（第一卷）［Ｍ］．台北：
“中央研究院”民族学研究所，１９９６。
“台湾总督府临时台湾旧惯调查会”，著，“中央研究院”民族学研究所，编译．番族惯习调查报告书（第五卷）排湾族（第
四册）［Ｍ］．台北：“中央研究院”民族学研究所，２００３。
“台湾总督府临时台湾旧惯调查会”，著，“中央研究院”民族学研究所，编译．番族调查报告书（第一册）［Ｍ］．台北：“中
央研究院”民族学研究所，２００７。
人为了避免疾病的流行而猎头祭祀；①邹人和太鲁阁人则兼具为了丰收和防止疾病两个原因。② 卑南人在猎
得头颅后会举行一系列祭祀活动，其中一项是朝东、西、南、北方向及上天呼唤不同神灵的名字，感谢神灵的
恩惠并祈求其守护族人的威武与幸福。③ 同时，卑南人认为人头对田地、播种、狩猎和人丁繁衍具有重要意
义，成功的“出草”与丰收丰猎有着密切关系。［９］（Ｐ２８～３２）排湾人是祭祀活动最多的一族，其与“出草”有关的祭祀
主要出现在出阵时的祈祷和猎获首级后的“首级收藏祭”，以及每年粟祭时的祭祀头颅架。④ 此外，大多数族
群在举行完“出草”相关祭祀活动后会随之进山狩猎或下海捕鱼，可推测其意在企盼取悦神灵后所带来的作
（猎）物丰收。只有赛夏人的祭祀活动似乎与“出草”全然无关，相关资料显示，赛夏人的四个重大祭典祖灵
祭、春社、矮灵祭和祈天均与“出草”无关。
３．解决纷争。“出草”是除邹人外所有族群均会选择的纷争解决方式。彼时高山族社会尚未产生制度化
的纠纷解决机制，遂将纷争交由神灵来判决，相信正义的一方可以得到神灵的保佑而猎得头颅，此判决是非
的神灵赛夏人称之为“ｈａｂｏｎ”，泰雅人则为“ｕｔｕｘ”。“出草”一方面可解决对外矛盾，比如两社之间或族群间
有关土地边界的划定，山麓平地部落不向本族头目缴纳水租、渔租等。布农人中若有族人被诅咒而死，亦会
以社为单位对外“出草”。另一方面，“出草”也可用于解决内部矛盾，比如被诬陷后，蒙冤者以“出草”成功来
自证清白，唯此时“出草”的对象不确定。还有一种特殊原因是为了逃避制裁，如泰雅人“为避免向人赔罪”而
“出草”。尤其特别的是赛德克人，在猎获首级后不仅可让先前所犯的罪行化为乌有，任何暴戾行为也不受制
裁，甚至被视为理所当然，不会遭人责怪。⑤
４．复仇。从表１可见，除赛德克人外，其他族群均有“复仇”这一因素。其中，明确表示为近亲复仇的有
邹人、布农人和太鲁阁人，其他族群则表述为一般性的“复仇”。邹人明确表示会对毫无仇敌关系的人采取
“出草”行动，此时的“出草”虽非仇敌关系所酿成，却可能会是结成仇敌的原因。⑥ 复仇可以发生在个人之间，
也可以是部落和族群之间。值得注意的是，赛夏人会阻止族内不同部落之间因复仇引发“出草”。⑦
５．其他。约一半以下族群“出草”的原因皆归为此类。其中，与婚姻相关的“出草”分两种情况：一种是直
接为了获得妻子，如泰雅人、排湾人、布农人和太鲁阁人；另一种是为争取随时结婚的资格，如赛德克人的婚
礼本仅限于夏季举行，唯独猎获首级者可随时结婚。有一半的族群会因“排解情绪”而“出草”，唯导致心情郁
闷的事件不尽相同，如泰雅人“失恋心情郁闷，出草解忧”；排湾人“遭他人侮辱或遭逢近亲亡故郁郁难居此
丧”而选择“出草”；布农人“遭人侮辱”以及赛德克人“被嘲弄”等都是“出草”诱因。此外，还有个别族群因某
些特殊原因的“出草”，如泰雅人以“削减汉人人口”和“趁着欢乐之余的兴致”而“出草”；排湾人为了掠夺财物
而“出草”；卑南人甚至由于青年向父母请求“ａｕｒａｍａｎ”（将小米茎烧后溶解于水中所制成的发油）、“ｗａＬａ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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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台湾总督府临时台湾旧惯调查会”，著，“中央研究院”民族学研究所，编译．番族调查报告书（第五册）［Ｍ］．台北：“中
央研究院”民族学研究所，２０１２。
“台湾总督府临时台湾旧惯调查会”，著，“中央研究院”民族学研究所，编译．番族调查报告书（第三册）［Ｍ］．台北：“中
央研究院”民族学研究所，２０１５。
“台湾总督府临时台湾旧惯调查会”，著，“中央研究院”民族学研究所，编译．番族惯习调查报告书（第二卷）［Ｍ］．台北：
“中央研究院”民族学研究所，２０００。
“台湾总督府临时台湾旧惯调查会”，著，“中央研究院”民族学研究所，编译．番族惯习调查报告书（第五卷）排湾人（第
四册）［Ｍ］．台北：“中央研究院”民族学研究所，２００３。
“台湾总督府临时台湾旧惯调查会”，著，“中央研究院”民族学研究所，编译．番族调查报告书（第四册前篇）［Ｍ］．台北：
“中央研究院”民族学研究所，２０１１。
“台湾总督府临时台湾旧惯调查会”，著，“中央研究院”民族学研究所，编译．番族惯习调查报告书（第四卷）［Ｍ］．台北：
“中央研究院”民族学研究所，２００１。
“台湾总督府临时台湾旧惯调查会”，著，“中央研究院”民族学研究所，编译．番族惯习调查报告书（第三卷）［Ｍ］．台北：
“中央研究院”民族学研究所，１９９８。
（缝线）而不得时，为了向父母示威而行“出草”。①
由以上分析来看，似乎“证明能力”是台湾高山族各族群“出草”的共同原因。而且，这种以猎首成功证明
自身能力的做法也常常可见于其他南岛语族民族中，例如新几内亚岛东南部的启卫（Ｋｉｗａｉ）和麦威塔（Ｍａ－
ｗａｔａ）等地原住民猎首后将头颅作为战利品悬挂在房屋正柱上，以显示个人勇武且具有威慑的作用；［１９］（Ｐ１１８）
印度尼西亚巴莱姆（Ｂａｒａｍ）地区的开阳人（Ｋａｙａｎ）手臂和指头可以获得刺花（文身）资格的前提是必须猎得
一个人头。［１９］（Ｐ２４８）而菲律宾吕宋岛伊隆戈社会中的猎首曾与“凿齿”（约在１９６０年代已不再盛行）、“结婚”并
列成为考验男子从青年到成年的严酷标准，是每个男子必须经历的过程，其中又以猎首为最难达成的一
项。［２０］（Ｐ１３０）
但深入思考就会发现，“证明能力”并不是“出草”的原初原因，因为如果只是为了证明自身的能力，只需
将对方的头颅砍下带回即可，并不需要有将头颅视作神灵的仪式性行为。从高山族对待头颅的敬畏态度，以
及将其视作佑护丰收丰猎、人丁兴旺、禳灾祛病的源泉，我们可以合理地推断，宗教祭祀才是“出草”习俗最初
形成的原因或曰原生原因。而自证能力之所以显得如此重要，是由于在火药发明之前的冷兵器社会中，仅仅
依靠少数个人的力量，借助刀剑之功，将对方杀死并砍下头颅，的确是一件需要勇气、武力和非凡毅力的事，
需要冒着反被对方杀死的巨大风险。也因为如此，“出草”之前才需要举行各种占卜活动，过程中须遵守诸多
禁忌，以确保过程顺利。由此观之，“自证能力”“复仇”“解决纷争”等都是基于宗教信仰而衍生出来的社会原
因，我们不妨称之为次生原因。“出草”原因的多样性从一个侧面反映了早期台湾高山族的社会机制、个人的
思考方式及其行为模式，构成了台湾高山族独有的一套生活哲学。
中国南方的猎首习俗起源于农业祭祀，其基本的宗教观念是，人头包含了神秘的灵质力量，用于宗教祭
祀或巫术可以取得令部落人丁兴旺、作（猎）物丰收、驱灾禳疫之功效。［２１］对佤族猎头习俗的研究结果也表明，
它是一种以祈求村寨平安、谷物丰收、人畜兴旺为目的的原始宗教祭祀活动，［２２］防止洪水泛滥和祈求谷物丰
收是佤族形成猎人头习俗的初衷，［２３］其他一些研究也支持这一主张，例如李子贤以神话系统为切入点进行的
比较研究，［２４］又如王胜华对猎头与头颅崇拜、农神祭祀及食人习俗之间关系的探讨。［２５］
众所周知，台湾高山族在族属归类上属于南岛语族。２０世纪以来，关于南岛语族的来源，有“南来说”和
“大陆说”两种截然不同的主张，“南来说”主张南岛语族起源于东南亚及太平洋群岛，“大陆说”则认为南岛语
族的原乡在中国大陆南方地区。［２６］对台湾高山族传统“出草”习俗的研究揭示出，其主要文化特征及其成因都
与中国南方地区自新石器中晚期以来的猎首习俗有诸多相同或相近之处，这也从一个侧面印证了台湾高山
族与中国大陆南方地区的历史渊源。? ［责任编辑　陈　彪］　［专业编辑　孙正国］　［责任校对　石彬筠］
［参　考　文　献］
［１］［日］伊能嘉矩，著，石村明子，译．原住民的山林及岁月：日籍学者台湾原住民族群生活与环境研究论文集
［Ｍ］．台北：“中央研究院”民族学研究所，２０１２．
［２］［日］铃木质，著，林川夫，审定．台湾番人风俗志［Ｍ］．台北：武陵出版有限公司，１９９８．
［３］［日］小泉铁，著，黄廷嫥，何姵仪，译．台湾土俗志［Ｍ］．台北：原住民族委员会，２０１４．
［４］［日］冈田谦．首狩の原理［Ａ］．台北帝大文政学部哲学科研究年报（第一辑）［Ｃ］．台北：台北帝国大学，１９３４．
［５］［日］古野清人．高砂族の祭仪生活［Ｍ］．台北：古亭书屋，１９７５．
［６］［日］森丑之助．台湾番族志（第一卷）［Ｍ］．台北：南天书局有限公司，１９７９．
［７］凌纯声．中国边疆民族与环太平洋文化［Ｍ］．台北：联经出版事业公司，１９７９．
［８］李亦园．台湾土著民族的社会与文化［Ｍ］．台北：联经出版事业公司，１９８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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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台湾总督府临时台湾旧惯调查会”，著，“中央研究院”民族学研究所，编译．番族惯习调查报告书（第二卷）［Ｍ］．台北：
“中央研究院”民族学研究所，２０００。
［９］［德］山道明，安东，著，林文玲，陈滢如，译．知本卑南族的出草仪式：一个文献［Ｍ］．台北：“中央研究院”民
族学研究所，２００９．
［１０］张旭宜．台湾原住民出草惯习与总督府的理番政策［Ｄ］．台北：台湾大学硕士论文，１９９５．
［１１］王莉如．台湾原住民族“猎首”习俗的心灵疗愈因子———以泰雅族为例［Ｊ］．社会科学前沿，２０１６（５）．
［１２］刘璧榛．创新与再认识的主体：噶玛兰人ｑａｔａｂａｎ（丰年祭）中的认同想象与展演［Ａ］．文化创造与社会实
践研讨会文集［Ｃ］．台北：“中央研究院”民族学研究所，２００８．
［１３］邵硕芳．猎首、仪式与族群关系：以阿里山邹族ｍａｙａｓｖｉ为例［Ｄ］．台东：台东大学硕士论文，２００８．
［１４］萧晏翔．交易、猎首与边区社会秩序：以乌溪上游致雾社为中心（１８７４－１８９８）［Ｄ］．南投：暨南国际大学硕
士论文，２０１５．
［１５］戴珍荣．金色头颅———历史上台湾原住民的出草与“番害”［Ｄ］．厦门：厦门大学，２０１６．
［１６］吴春明．异文化视野下的台湾原住民“统称”［Ｊ］．广西民族研究，２００８（４）．
［１７］黄叔璥．台海使槎录·番俗六考［Ｍ］．台北：大通书局，１９８４．
［１８］朱仕玠．小琉球漫志·海东剩语（下）［Ｍ］．台北：台湾银行经济研究室，１９５７．
［１９］［英］Ａ．Ｃ．海顿，著，吕一舟，译．南洋猎头民族考察记［Ｍ］．北京：商务印书馆，１９９０．
［２０］［美］罗纳多·罗萨尔多，著，张经纬等，译．伊隆戈人的猎头［Ｍ］．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２０１１．
［２１］李果．试论猎首俗的起源和演变［Ｊ］．东南文化，１９８９（３）．
［２２］左永平．解读佤族“猎头祭鬼”习俗［Ｊ］．思茅师范高等专科学校学报，２００８（２）．
［２３］方天建．边疆民族和谐关系建构中的小调适与大变迁———基于佤族猎人头习俗终结的历史考察［Ｊ］．广西
民族研究，２０１６（５）．
［２４］李子贤．佤族与东南亚“Ｕ”形古文化带———以神话系统的比较为切入点［Ｊ］．思想战线，２０１０（２）．
［２５］王胜华．西盟佤族的猎头习俗与头颅崇拜［Ｊ］．中国文化，１９９４（１）．
［２６］董建辉，陈支平．南岛语族起源研究的文化、学术与政治倾向［Ａ］．人文国际（第３辑）［Ｃ］．厦门：厦门大学
出版社，２０１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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